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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竹帛》的诞生：学术出版视域下北美汉学与

图书馆学之互动
∗

肖　 鹏　 陈润好

摘　 要　 本研究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档案为中心，第一次细致梳理并重现《书于竹帛》的出版过程，包括荐稿、审

稿、预算设计、排版印刷、发行与宣传、销售与反馈等诸多环节。 《书于竹帛》的诞生得益于北美图书馆界和汉学

界的合力，但其成功与北美汉学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书于竹帛》与同时期汉学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历程，反

映了北美汉学转型与发展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影响，呈现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后的北美汉学发展与学术著作出版

之间的互动。 以出版史与书籍史的视角透视学术史，《书于竹帛》有着作为学术史载体的崭新价值，这为图情领

域的史学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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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您的眼前是一本书。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最是显眼。

但这本书以现在的模样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出现

在您面前，不仅仅得益于作者，同时也和编辑、
评审专家、出版者、印刷商、封面设计者以及读

者息息相关。 进一步来讲，一本书的诞生绝非

浑闲事，冥冥中被社会和文化要素所牵引，反过

来又成为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动因 （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一切皆非偶然。 沿着这一思路，英美

分析目录学、年鉴学派及当代新文化史重塑了

书籍史的写作范式，也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出
版学的研究视域。 本文对钱存训先生《书于竹

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 下称 “《 书于竹

帛》”）成书过程的讨论，便是在这样的视域下展

开的。
选择《书于竹帛》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有特殊

的原因。 该书是第一部由图书馆人撰写的，对

欧美汉学圈①与世界范围内的书籍史研究均产

生持久影响的著作。 无论在学术评价、书籍销

量抑或社会认知层面，《书于竹帛》都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自然，这首先归功于其作者钱存训

先生，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一本书的影响并非

简单取决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内涵。 在

崭新的书籍史与出版史视域下，许多值得探究

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书于竹帛》如何

从博士论文变为经典著作？ 钱存训先生东亚图

书馆学者与汉学学者的双重身份，与《书于竹

帛》的成就有何关系？ 有什么人物参与到《书于

竹帛》的出版过程之中？ 该书的成功与宏观的

时代背景、欧美汉学学术史的进路有何关联？
它对图书馆人的学术取向与学术使命又有何

启发？
多年来，关于《书于竹帛》的讨论不少，但一

手资料的发掘却相当贫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以上话题的展开。 ２０１６ 年，笔者在芝加哥大学

发现与《书于竹帛》 出版过程相关的一系列信

件、表单和剪报，内容涉及该书的推荐、审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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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北美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等概念的界分问题，学界争议颇多，近日程焕文师又有讨论（见：程焕

文．论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历史作用———《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

（１９２８—１９５０）》序［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５）：１０１－１０６．）。 本文并不试图介入这一争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
尽管汉学更侧重古典研究，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更侧重对近现代中国的探索，但不同时期、不同学术社群的研究重

点自然有很大的偏移，即便衣钵传承，亦绝无固守不变之理。 在本文中，为便于讨论，对于相关研究和社群，统一

以“北美汉学”“北美汉学圈”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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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排印、发行等诸多环节。 依据这些资料，我
们有望清晰地追溯《书于竹帛》的出版流程，了
解该书的诞生经过，也为以上问题的求解提供

了可能。 在勾勒《书于竹帛》 诞生过程的基础

上，笔者尝试窥探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

北美汉学的研究转向。 这一工作更深层的目

的，是以学术实践的方式回应此前笔者文章中

提出的图书馆史研究困境［１］ ，为图书与图书馆

史领域提供新的话语可能与发展空间。

１　 荐稿

鉴于钱存训先生的身份和经历已为学界所

熟知，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在记录钱存训

先生经历的相关材料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其个

人自传。 传记中，他对于将博士论文《印刷发明

前的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和发展》 （下称“《印》
文”）修改为《书于竹帛》出版的过程，有以下的

描述：
“一九五七年博士论文完成后，获得图书馆

学院院长的推荐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而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冷门，对这一部主

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认为销路有限，不愿接

受。 因此，我将论文内容加以修订，改名《书于

竹帛：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经校内

外专家的审查推荐，院方并愿补助印刷费九千

元的三分之一……最后出版社决定接受，收入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２］５３

这段简单的描述显然无法回答本文开篇时

提出的诸多重要问题，事实上，对照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所存档案的记录，出版过程中的某些事

宜或许连钱先生本人也不太了解。 严格来讲，
该书获得出版社青睐的转折点发生在 １９６０ 年

底，主要得益于钱存训博士论文的两位指导教

授霍华德·温格（ Ｈｏｗａｒｄ Ｗ． Ｗｉｎｇｅｒ）与顾立雅

（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 Ｃｒｅｅｌ）的推荐与斡旋。
温格教授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

生院的教导主任和院长［３］ 。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温格致信著名出版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

卡罗尔·Ｇ·鲍恩（Ｃａｒｒｏｌｌ Ｇ． Ｂｏｗｅｎ），建议他将

钱存训的博士论文列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

研究丛书”的出版计划。 温格教授在信中评价

道，“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更填补了

早期书写史的空白。 我认为此书将成为图书馆

学校的标准参考读物” ［４］ 。 有意思的是，温格既

已在信件正文中大力称赞钱存训的书稿，仍担

心鲍恩不明其意，特在信末手书附言曰，“直白

点说，我们认为该书非常值得出版” ［４］ 。 与此同

时，顾立雅教授亦于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致信鲍

恩，认为“ ……这是本领域迄今为止最好的研

究。 应当通过各种方式促成此书的出版”，并指

出“在中国书籍研究这一领域，钱存训先生是最

为权威的专家” ［５］ ，其后，顾又帮忙提交稿件、推
荐审稿人，出力尤多。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欧洲与北美已然形成一套

比较成熟的学术出版机制。 学术著作的出版要

经过严格的初审、再审、排印、发行等诸多环节，
书稿获得推荐并达成出版意向仅仅是“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鲍恩顺利收

到顾寄去的《印》文，正式承担该书的编辑工作，
意味着这第一步刚刚迈出。 但这样的开始具有

相当的象征意义。 霍华德·温格代表了图书馆

（学）的圈子，顾立雅的参与则反映了汉学研究

社群的参与。 可以说，图书馆与汉学研究两个

场域的资源一直支撑着《书于竹帛》“诞生”的全

过程，回过头来，《书于竹帛》也成为我们观察这

两个场域的重要切入口。

２　 审稿

被推荐到出版社之前，《印》文作为一篇博

士论文，已然经过业内不少专家学者的审阅［６］ ，
除上文提及的温格、顾立雅之外，还有柯睿格

（Ｅｄｗａｒｄ Ａ． Ｋｒａｃｋｅ，Ｊｒ．）教授、傅路德（ Ｌｕｔｈｅｒ Ｃ．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教授、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ｔａｒｒ 博士等人。 柯等三

人均是当时汉学或东方学研究的知名人物，他
们的部分意见，也被一并送到鲍恩手中，如傅路

德早在 １９５８ 年就对钱的博士论文做出如下评语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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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它……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资料详实

……其文本或插图都应当作为图书出版” ［６］ 。
尽管如此，收到稿件后，鲍恩仍组织了一位

大学教职员和一位外部专家进一步审阅书稿。
出版社的评阅人罗杰·汉考克（ Ｒｏｇｅｒ Ｈａｎｃｏｃｋ）
首先拿出一份审阅报告［７］ ，该报告对全书做了

综合评价，认为该书写作仔细严谨，对中国书写

材料的描述十分精确，甚至“过于精确”。 在汉

考克看来，该书主要的不足便是“对细节描述和

参考文献使用的过于泛滥”。 此类意见如今看

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汉考克的

观点恐怕算不得偏见。 某种程度上，这一力道

不重的批评背后，恰恰反映了战后汉学研究崛

起时期美国学术出版界与汉学研究者对汉学著

述的不同定位。
为了更清楚地阐释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华

盛顿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萧公权（ Ｋｕｎｇ⁃ｃｈｕａｎ
Ｈｓｉａｏ）的代表作《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

控制》（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下称“《中国乡村》”）的出版经历

作为类比案例。 该书与《书于竹帛》在同一时期

进入出版流程，出版后同样大获成功、影响巨

大，作者亦同系华人学者，两者的出版经历在某

种程度上可互为观照。 《中国乡村》出版前的一

个评审意见与汉考克的评述颇为雷同，即“篇幅

太长，建议作者削减，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

资料一概删除，由作者简述其大意” ［８］２１４ 。 对此

意见，萧公权反驳道：“这是一部‘开荒’的初步

著作……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

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

考、覆按或引用……我在书中也提出了若干论

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

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 ［８］２１４如果说以汉考克

等为代表的评审人更重视著作本身的流畅度与

可读性，那么，萧公权将《中国乡村》视为“开荒

式”著作的定位，则带有其时汉学学者的敏感和

担当，这与钱存训撰写博士论文时的心态是十

分类似的。 《书于竹帛》的写作初衷，正是要“对

印刷发明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加以系统的介

绍，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书籍通史的参考” ［２］５３ 。
汉学界对开荒式著作的需要，无疑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北美当代汉学研究的体制化（有学者

认为其标志即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

立” ［９］２７２ ）、６０ 年代后汉学研究大规模兴起的背

景有密切关系。
尽管存有负面意见，但汉考克对《印》文的

总体评价依然很高。 因此，鲍恩很快给顾立雅

回信表示对出版该书的兴趣，并请他推荐审稿

专家［１０］ 。 顾立雅为他推荐了哈佛大学的杨联陞

（Ｌｉｅｎ⁃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 教 授 和 赖 肖 尔 （ Ｅｄｗｉｎ Ｏ．
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 教授［１１］ 。 鲍恩的第一选择是赖肖

尔［１２］ 。 由于赖当时正在亚洲工作，无暇顾及，代
理燕京学社的白思达（ Ｇｌｅｎ Ｗ．Ｂａｘｔｅｒ）借此提出

有一位“更好的读者”，再一次推荐了杨联陞教

授［１３］ 。 于是，出版社于 １１ 月 ２９ 日致信杨联陞，
邀请他评审钱存训书稿［１４］ 。 杨联陞欣然同意，
并在一个多月后完成了审阅任务，于次年 １ 月

１０ 日向出版社提交了审稿意见［１５］ 。 笔者曾在

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翻阅杨联陞日记①，发现他

在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日记中记道“看钱存训

书稿，毕其大半，大体结实” ［１６］ ，可见他对《书于

竹帛》颇为认同。
杨的审稿意见以英文书就，于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６ 日完成，共计 ３ 页。 在这份评审意见中，他称

赞书稿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正与汉考克的批评

大相径庭，又提出该领域目前尚未有能与之媲

美的研究，判断该书出版后将受到中国文化与

文明等领域学生的欢迎［１７］１ 。 在肯定该书的价

值之后，杨联陞又逐条列出书稿的问题和不足，

１１３

① 杨联陞日记原件存于我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据传其学生陆惠风拟为给他撰写传记，因此影印留有复

印稿。 陆后来因故离开哈佛，该复印件也因此放置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该份日记尚未出版，其基本情况和记述内

容可参见葛兆光教授的相关文章，包括《“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一九七七年杨联陞回国记》《重读杨联

陞日记———因为不那么郑重，反而更有意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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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归为 ３ 个方面：①２８ 处人名、地名的拼写

错误。 如 ２３ 页顶部 “ Ｈｕａｎ⁃ｎａｎ ” 应为 “ Ｈｕａｉ⁃
ｎａｎ” ［１７］２ 。 ②８ 处内容错误。 如杨认为 １１５ 页关

于汉武帝发现 １８ 块玉简的论述有误，指出这个

故事说的是汉武帝发现一块上书“十八”二字的

玉策，寓意其统治可延续 １８ 年之久①；又如，１５４
至 １５５ 页中，原文认为“写在特殊载体所制版片

上的法律或法令，也称作 ｆａｎ（中文当为‘范’，本
文作者注）”，但杨觉得“这一定义仍有待深究，
考古学家们一般将‘范’定义为‘铸模’”等［１７］３ 。
③除上述问题之外，杨还向钱存训推荐一系列

来自法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参考资料以补充

书稿内容。 该份审稿意见虽仅 ３ 页，却十分细

致，带有杨联陞的书评风格。 对于引用错误的

史实，杨直言不讳；而对于未有定论的地方，则
谨慎表述个人意见，并不全盘否定作者的提法。
审稿环节以杨联陞评阅意见的出炉而结束。 显

然，从上文言及的两大支撑场域看来，在这一阶

段，汉学研究的圈子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３　 预算设计

《印》文的学术价值既已获得认可，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开始综合考虑图书出版预算、吸引

度和图书受众等方面的问题。 事实上，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在收到书稿后，很快就对稿件做了

一个基本评估，认为其受众可以包括中国史学

生、历史学家、图书馆员、目录学家和考古学家，
等等［６］ ，但是这样的受众面在他们看来依然狭

窄。 为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该书的出版费

用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行了多次

交涉。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鲍恩致信时任图书馆学

研究院院长的艾西汉（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ｈｅｉｍ）教授，信中

列出钱存训书稿出版的费用明细，预计总费用

将达 ４ ７９８ 美元，明确提出希望学院资助其中高

达 ３ ４０４ 美元的制版费用［１８］ 。 ４ 月 ７ 日，鲍恩又

致信艾西汉，提出初步的出版预算与销售方案：
拟定价码洋 １０ 美元，第一版印刷 １ ０００ 册，由芝

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负责出资三分之一，
每售出一本书，学院可获得其中三分之一的收

益。 按此计划，出售完第一版的 １ ０００ 册以后，
出版社与学院将收回成本。 如果销售情况良

好，可在 １ ０００ 册的基础上加印，作为作者，钱存

训将 在 销 售 第 １ ００１ 册 时 开 始 获 得 版 税

收入［１９］ 。
艾西汉教授遂于 ４ 月 １０ 日告知钱存训，学

院与出版社合议将该书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

馆学研究丛书”之一，根据鲍恩的方案提供出版

资助［２０］ 。 钱存训于 ４ 月 １３ 日回信，大致同意出

版社的预算方案，但希望图书出版后定价不要

过高，以保证其吸引力，建议可以通过减少脚

注、附录、将多个插图排列在同一版面、平版印

刷等方式降低成本［２１］ 。 同日，钱存训致信鲍恩，
表示自己正在修改书稿题目和相关内容，试图

对写作风格等进行调整，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

群体［２２］ 。
这一阶段关于书稿印刷成本、内容、题目的

反复商讨，反映了该书在当时的出版阻力，出版

社只能通过减少印刷量进行成本控制，作者也

需要做出妥协，让图书内容与题目更符合大众

口味以增加销量。 幸运的是，《印》文的重要特

色，包括对细节的描述、注释、插图等并没有消

失。 到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任

Ｓｈｕｇｇ 正式提供出版合同，钱存训也在此前后提

交了新的书稿，此时，书稿题名已经正式敲定为

我们熟知的《书于竹帛》 ［２３］ 。

１１４

① 后来的《书于竹帛》在此处虽有差异，但大致所去不远。 如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本，即是引东汉泰

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中的记录，写道“传说汉武帝曾在泰山得一玉策，能知寿数的长短，上书‘十八’二字，但倒

读为‘八十’”。 概言之，与杨的意见略有差异。 仅从此例也可看出，钱存训在后来修改中当然也不是一概接受，
不再多加考证。 此类议题较为零碎，下文不再赘述。 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Ｍ］ ．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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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排版印刷

书籍出版过程中的推荐、审稿与修改等环

节，由于与学术史联系紧密，多为学人所关注，
但其中的排版印刷一环，偏属流程化作业和技

术史范畴，往往被人忽略。 可是，就《书于竹帛》
的案例来讲，因所处的时间、空间颇为特别，其
排印环节实有值得讨论之处。

１９６１ 年，钱存训正式提交定稿前后，出版

社和承印商英国威廉·克洛斯父子有限公司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ｌｏｗｅｓ ＆ Ｓｏｎｓ Ｌｔｄ．，现归入 ＣＰＩ 集团，
下称“威廉公司” ） ［２４］ 敲定了包括用纸、行距、
两侧缩进字符、目录、页眉、用纸数量等一系列

印刷细节［２３］ ，并在此过程中解决了若干印刷

难题。
《书于竹帛》遭遇到的印刷困难，既有一般

性又有特殊性。 所谓“一般”之难，是当时北美

汉学著述经常遭遇的汉字印刷问题。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常出现美国印刷厂无法承印“中国

字”，只能在欧洲、日本等地印刷的情况［８］２１５ ，这
或许也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开始就选择英国

公司的原因。 但如果遇到特殊的罕见字，英国

印刷商也无能为力，只能到香港专门定制字

型［２５］２７８ 。 如此一来，不仅价格昂贵，时间上也颇

为蹉跎。 由于《书于竹帛》书后有相对复杂的汉

字附表，这一问题又再次摆到印刷公司面前。
最终，威廉公司处理《书于竹帛》汉字排印的方

法，是为每字预留 １１ 磅乘以 １４ 磅（３．８７９７ 毫米

乘以 ４．９３７８ 毫米）的空间，再请钱存训将中国字

誊写于清样上［２６－２７］ 。 这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做

法，但比起专门制作字模，无疑又要方便许多。
至于“特殊”之难，则来自图版。 钱存训为了提

高《书于竹帛》的可读性与可用性，在书中添增

不少图版，由此导致排印难度和费用的提升，但
为了阅读效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将图

片与文字压缩在同一个页面，而是坚持单页独

立排印每个图版［２８］ 。 幸运的是，由于海外印刷

与纸张的成本比一开始的预算案要低，这一坚

持并未导致超标，图书的最终定价甚至比原先

的设计低了四分之一［２９］ 。
在出版社与出版承印商就书稿的编排问题

来回交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尽管在汉字、图
版等方面都遭遇一些困难，但当时的印刷技术

与跨国出版协作已十分发达，资金与市场一旦

敲定，汉字排印之类的问题不外乎技术末节。

５　 发行与宣传

《书于竹帛》定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发售，而
该书的宣传工作早在发行前便已开始，以保证

出版后能够顺利进入目标受众的视野。 早在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出版社就请钱存训在《作者调查

表》中列出可能会对该书感兴趣的书店、可以将

该书作为参考材料的课程、可以刊登本书书评

的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同时还包括一份可能

扩大该书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以便于向其赠送

图书［３０］ 。 钱存训对于这份《作者调查表》 的填

写非常细致。 他给出的名单基本覆盖了当时北

美书籍史与汉学研究的关键人物（如纽约公共

图书馆的 Ｋａｒｌ Ｋｕｐ、哥伦比亚大学的蒋彝教授

等）和重要学术组织（如美国东方学会、美国图

书馆协会等）。 出版社还设计了一份《出版进度

表》 ［３１］ ，梳理名单用以赠送图书、扩大影响。 该

名单包括且不仅限于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

Ｍａｒｓｈ Ｊｅａｎｎｅｒｅ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 Ｌｅｏ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还有《图书馆杂

志》《出版人周刊》等与本书相关的重要媒体，后
来又进一步扩展到我国台湾地区。

图书出版前后，出版社营销经理布鲁斯·
雷顿伯里 （ Ｂｒｕｃｅ Ｒａｔｔｅｎｂｕｒｙ） 正是根据以上信

息，致信 Ｋａｒｌ Ｋｕｐ、蒋彝等多位学者，通过赠书方

式邀请他们为该书撰写书评。 此外，出版社还

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如国外销售

部 Ｍａｒｒｙ Ａｒｔｈｕｒ 就曾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伦敦

分部经理 Ｔｒｅｖｏｒ Ｂｒｏｗｎ 推荐可行的销售和推广

渠道［３２］ 。 出版商也极力向荷兰［３３］ 、法国［３４］ 的

相关书店发出广告宣传，争取扩大该书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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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成功本不在出版

社的预见之内，出版社投入的资源恐怕也颇为

有限。 即便如此，相关人士仍用心用力，钱存训

亦做出周全考虑。 这些扎实的工作充分调动了

图书馆（学）与汉学研究两个圈子的潜在资源，
为《书于竹帛》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６　 销售与反馈

发售之后，《书于竹帛》的成功远远超出了

出版社的预料。 同一时期或更早之前，也有颇

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汉学学术著述。 再以同时期

的《中国乡村》为例，据说其“颇承读者奖许，不
久出售一空……各处催问再版”，重印也是六、
七年后的事情［８］２１５ 。 《书于竹帛》的成绩或许还

要好于《中国乡村》，当时有报道提到“仅 ３ 个月

时间该书就已售出超过一半” ［３５］ （这个说法与

钱存训传记中的提法有一定偏差）。 到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初版后仅约 ５ 个月的时间，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就已提出加印 １ ０００ 册的要求，在送货

单上，更是写明“越快越好” （ ＡＳＡＰ） ［３６］ ，可见该

书在销售上的成功。
《书于竹帛》在学术界同样博得一片好评。

兰乔蒂（Ｌｉｏｎｅｌｌｏ Ｌａｎｃｉｏｔｔｉ，钱存训的传记中译为

“蓝柯地”）、蒋彝、傅路德、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
ｈａｍ）、恒慕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相继在《哈佛亚

洲研究》（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亚

洲研究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期刊上

发表书评。 关于这些书评的引述很多，这里不

再赘述，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汉学家兰乔

蒂的评论，他说道，“本书的作者钱存训，既是汉

学家又是一名图书馆员；因此，在印刷术发明前

的书写和书写载体传播史这一领域，他是最有

资格做出深入研究的人。” ［３７］ 此前，几乎没有其

他学者从这个角度注意到钱存训教授介入中国

书籍史研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他的评述也

恰可引出本文的结论性观点，即：《书于竹帛》的

成功，自然与北美发达、专业的学术出版机制密

不可分，但本质上是得益于北美图书馆（学）圈

与汉学研究圈的合力推动，而当时处于扩张期

的汉学学术圈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７　 《书于竹帛》如何诞生：学术史视域下
的重新审视

前文大致通过荐稿、审稿、预算设计、排版

印刷、发行与宣传、销售与反馈等多个流程，较
为完整地勾勒了《书于竹帛》的“诞生”过程。 最

具象征性的是，在该书最初的两名推荐人中，温
格代表图书馆圈的力量，顾立雅则来自北美汉

学圈（他同时也是芝大远东图书馆的负责人）；
在计算预算与讨论出版方案时，芝加哥大学图

书馆学研究院为其提供了直接的资金资助，其
首要的读者受众群又主要是北美汉学研究的学

生、学者；在发行、销售、书评等环节，图书馆人、
汉学家以及同时具备此两种身份的学者更交替

出现在各个名单上。 《书于竹帛》的成功，是一

个偶然的个例，但它背后也有必然，即得益于当

时北美图书馆圈与汉学圈的共力与互动。
可是，要真正理解《书于竹帛》的出版与成

功，还是要将其安放在北美汉学研究兴起的语

境之下。 尽管钱存训提及当时“美国的中国研

究还是冷门”，但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汉学作为一

个学科进入美国大学课堂，它就逐渐走上建制

化的道路［９］２１１ ，从 １９５４ 年到 １９６０ 年代初，北美

汉学研究的大环境又进一步发生变化：“麦肯锡

主义”浪潮的阴霾渐散，东亚区域研究尤其是中

国研究正迅速走上学科化与建制化的道路，这
两者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费正清曾直

言不讳地指出“就中国问题而言，对付麦肯锡主

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 ［３８］４３３ 。 尽管二战后华

人学者的压抑情状为学界所共知，但到了 １９６０
年代前后，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群体、专门

研究中国的机构数量、图书馆中文书刊资源、中
国问题的研究生人数，还有中国相关的学术著

作等均有较大增长［３９］３０１－３０２ 。 同一时期，“多元

化学科研究”被引入汉学研究与课程管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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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视域和范畴越渐扩大，成为汉语、中国文

化、历史、文学、社会学和宗教等诸多研究的“十

字路口” ［９］３９ 。 在这一期间诞生和出版的《书于

竹帛》，可以说占据了“天时”———这种“天时”
不仅仅是看似“虚无缥缈”的政治环境和乐观的

学术氛围，它直接为相关著作的出版带来了多

方面的优越条件。
（１）扩大的学术圈提升了北美对汉学著述

的需求量，尤其是对具有教材功用的开荒式著

述的诉求。 这一时期，在美国宏观的战略要求

下，区域研究教育与汉学研究日益勃发，这促使

北美汉学研究的学生群体与学术社群逐步扩

大，在此背景下，开荒性质的汉学著作具有很大

的学术和市场空间。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汉学教

育者和以萧公权为代表的华人学者，均敏锐地

意识到这一缺口，他们在编写教材、撰写著作

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读者提供宏观性的介

绍与大量的基础材料。 这两点均是开荒式著作

或教材的主要特征，但这种写作方式在相对成

熟的学术视域下，自然要被诟病。 因此，开荒式

著作的出场实要切中时机。 《书于竹帛》在当时

是西文世界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前书籍史的第

一本著作，又因其内容扎实，先天具有“开荒”的

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出版社对《书于竹

帛》销量的低估，并非不认同该书的学术质量，
也不是对目标受众群的误判，真正的原因恐怕

是对受众群体数量的错判。
（２）西方出版社和相关机构正在迅速积累

与汉学著述相关的出版技术，形成相应的出版

链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到 ７０ 年代，北美

的出版链条正在逐步接纳东亚文字，解决带有

汉字字符的汉学著述出版问题。 如果说上文关

于《书于竹帛》的汉字排印问题只能算个案，那
么，在同一时期，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相关工作则

可称规模。 费正清在回忆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办

经历时，着重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威尔

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Ｗｉｌｓｏｎ）社长任内（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６７
年在任）对东亚著作出版技术的适应和接纳：

“我们东亚研究中心……的编辑能够校阅

汉字拉丁化的使用是否正确，并且能够指导编

排中文、日文以及其他东亚语言的词汇表和参

考书目。 研究中心还提供了熟练的抄写员。 哈

佛出版社为此节省了不少为跨越太平洋两岸文

字隔阂所需的费用。” ［３８］４３６

可见，在私人基金会、研究机构对汉学著述

的资助日益增多、读者市场与评论市场逐步扩

大的大背景下，在堪称完备的西方出版链条中

包容汉学图书出版的一些特殊性，并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难题。 事实上，英美现代学术出

版机制和全球化的出版技术交流体系的存在，
使得汉字字体从一个技术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或

时间问题。 《中国乡村》付印中的中国字，本可

在德国、日本或香港解决，只不过因为资费问

题，未能谈妥［８］２１５ ，如果愿意，大可用“经济” 换

“技术”；而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

与税收》 （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所采用的方案是从

香港订字型，只不过因为寄错字型部首而延迟

了出版时机［２５］２７８ ，这一案例，则是典型的以“时

间”换“技术”。
（３）西方汉学研究的交流圈和评论圈正在

迅速形成和扩大，为相关学术著作的完善、传播

与销售奠定基础。 《书于竹帛》在审稿阶段“偶

遇”的杨联陞教授，恰是这一交流圈中的代表性

人物。 面对钱存训的著作，杨联陞给出了中肯

的评价，对其缺点和问题，不是像汉考克般一语

带过，而是逐一点出、以助改进。 外界因杨的书

评风格将他误认为“警犬”，但杨的自我定位实

为“联络员” （ Ｌｉａｉｓｏｎ） ［４０］ｉｖ ，自谓以书评沟通研

究之有无，对提升北美汉学研究具有不可推卸

之义务，此处便是极好的例证。 此外，在该书审

稿、发行与排印、销售与反馈等环节，尤其是在

《作者调查表》和《出版进度表》的名单和后续的

系列书评中，更可以窥见这一正在扩大的交流

圈与评论圈所发挥的作用。
概言之，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北美汉学研究

的日渐兴起，汉学著作出版条件的逐渐完备，为
《书于竹帛》的出版与成功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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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如北美专

业化学术出版流程的形成、芝加哥大学的特殊

建制与 １９６０ 年代前后作为北美图书馆学研究的

黄金时代，等等，但将它们抽离并不影响我们对

《书于竹帛》诞生过程的重构。 反之，倘若忽视

汉学研究兴起的话语背景，则《书于竹帛》的成

功是难以理解的。
本文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档案为基础，全

面回顾了《书于竹帛》第一版的出版过程，借此

考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北美汉学学术研究与著述

出版的交叉与纠葛，简要地概括，即是：北美汉

学研究的扩大为汉学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诸多重

要条件，而汉学著作的出版过程又加深了北美

汉学界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促使学术共同体的

形成；但由于此时出版社作为“中介”，尚未充分

认识到北美汉学研究社群的扩大，又相继出现

一系列“事件”，如对开荒式著作的理解偏差、对
审稿人选择之迷茫、对图书出版销量预期之低

估，等等。 《书于竹帛》的诞生历程恰好为我们

剖析以上事宜提供了生动而有趣的重要案例，
可见其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另具一重“学术史考

古”的载体价值。

在此基础上，文章更深层的目的，是通过

《书于竹帛》窥见北美汉学学术史，进而指出另

一种出版史与书籍史的写作可能。 当前本领域

对于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人物思

想与馆史编纂之上，这一点自无可厚非。 但时

近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应的史学写作范式

早就不该局限于微观史料的寻觅梳理（尽管这

一点仍是地基）或是对各类“思想” “贡献”的刻

板陈述。 本文即尝试对关键文本与经典文本的

诞生、出版与社会化展开贯穿式的考察，发掘书

籍背后的时代起伏与智识世界。 笔者将这种写

作视为一种传承，是对刘国钧、钱存训、谢灼华、
郑如斯、张秀民、王余光、程焕文等学者开创的

书籍与印刷研究传统的延续，通过将图书史的

研究置入宏阔的学术、经济与社会环境，试图为

图书馆学争取跨学科的对话空间。 图情领域的

史学书写特点在于以书为媒、以文献为媒、以信

息为媒，如何用书、文献和信息作为切入点，洞
察诸般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脉络，积极地寻求

思想互动与研究突围，正是未来一段时期本领

域范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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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１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Ｇ． Ｂｏｗｅｎ ｔｏ 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ｈｅｉｍ． １９６１ － ０４ － ０７ ［ Ａ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０］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ｈｅｉｍ ｔｏ Ｔ．Ｈ．Ｔｓｉｅｎ．１９６１－ ０４－ １０［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１］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Ｔｓｉｅｎ ｔｏ Ｌｅｓｔｅｒ Ａｓｈｅｉｍ．１９６１－ ０４－ １３［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２］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Ｔｓｉｅｎ ｔｏ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Ｇ． Ｂｏｗｅｎ．１９６１－０４－１３［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３］ Ｂｏｏｋ Ｏｒｄｅｒ． １９６１－０８－２２［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

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４］ ＣＰＩ． Ａｂｏｕｔ ｕ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１２－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ｐｉ－ｐｒｉｎｔ．ｃｏｍ ／ ．

［２５］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Ｍ］． 张逸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２７８． （ Ｈｕａｎｇ

Ｒａｙ．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Ｍ］．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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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三九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３９

［２６］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Ｊ Ｓｔａｒｋ ｔｏ Ｊｏｈｎ Ｂ Ｇｏｅｔｚ．１９６１－０５－２５［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７］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Ｊ Ｓｔａｒｋ ｔｏ Ｊｏｈｎ Ｂ Ｇｏｅｔｚ．１９６１－ ０５－ ２４［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８］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Ｂ Ｇｏｅｔｚ ｔｏ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Ｊ Ｓｔａｒｋ．１９６１－１１－２０［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２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１９６２－０７－２５［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３０］ Ａｕｔｈ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１９６１ － ０８ － ２１ ［ 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４） ．

［３１］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１９６２－０８－２１［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３２］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ｒｙ Ａｒｔｈｕｒ ｔｏ Ｊ． Ｔｒｅｖｏｒ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６２－０７－２４［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４） ．

［３３］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ｎｉｔａ Ｙｏｕｎｇ ｔｏ Ｅ．Ｊ．Ｂｒｉｌｌ． １９６２－０８－０１［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

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４） ．

［３４］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ｎｉｔａ Ｙｏｕｎｇ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ｄ＇ａｍｅ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ｏｒｉｅｎｔ． １９６２－０８－０１［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４） ．

［３５］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ａｎｄ Ｓｉｌｋ．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 ． １９６２（２７）：５．

［３６］ Ｉｎｖｏ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ｒｉａｈ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Ｋｌｉｎｅ． １９６３－０１－２３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３） ．

［３７］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ＬｉｏｎｅｌｌｏＬａｎｃｉｏｔｔｉ．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９６３，１４（１２）：１２８－１２９ ／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９２－１９６５， Ｂｏｘ ４６４， Ｆｏｌｄｅｒ ４） ．

［３８］ 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Ｍ］． 陆惠勤，等，译； 章克生， 校．北京：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１． （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Ｊ Ｋ．

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 ａ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 ｍｅｍｏｉｒ［Ｍ］． Ｌｕ Ｈｕｉ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Ｋｅｓｈｅｎｇ， ｐｒｏｏｆ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１．）

［３９］ 朱政惠，崔丕．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３：３０１－３０２． （Ｚｈｕ 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Ｃｕｉ

Ｐ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３０１－３０２．）

［４０］ 杨联陞．汉学书评［ Ｍ］． 蒋力，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ｉｖ． （ Ｌｉｅｎ－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Ｍ］．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ｉｖ．）

肖　 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陈润好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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